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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社友钱红冰
■ 陆起荣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记曾经的北寺

日前，在翻阅《当湖奚氏家谱文献汇
编》一书时，看到近代名医奚可阶长女奚
杏贞的夫君名钱明琇，其父母栏中的父亲
名为钱鸿宾。这使我联想起了钱鸿宾是
否就是人称“平湖才子”的钱红冰先生？
带着这一疑问，我拜访了奚氏后人及钱红
冰先生的长孙钱康定，了解了钱红冰一些
鲜为人知的往事，并看到了他的诗词集，
以及他加入南社的一些历史资料等，由此
初步梳理出了钱红冰先生的人生轨迹及
生平事略。

钱红冰事略
钱红冰，生年不详，卒于 1932年，名厚

贻，字鸿宾，又字原永，鸿冰，别字婴宁，别
署红冰，顽石，顽石生。光绪二十五年
（1899）入泮，县学增生。后随着时局变化，
弃举业赴上海读新学，就学于光绪三十二
年（1906）开办的上海竞存公学（该校初办
时仅师范、理化两科），校址位于上海美租
界文监师路文昌里即现在的塘沽路。毕业
后施教于金山县校，与高天梅、高吹万、姚
石子等贤达过从甚密，后南社创建时，因该
社提倡民族主义，并以诗文相号召，红冰知
悉后欣然入社，是南社最早的社友之一，入
社书编号为22。

辛亥革命后，邑人合议催促红冰先生
回平湖主持东城学校，回乡后任沄洲（瀛
洲）学校校长。此后又执教于金山柘湖书
院，均任教国文课。红冰先生工诗，也擅骈
文和散文。后来入平湖私立镜心初中授国
文课，在授课时往往文采飞扬，滔滔不绝，
使学生听得入神。

著名掌故作家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一
书中收录了《钱红冰爱护生徒》一文，文中
写到：我的同事方冲之看到了这钱红冰诗
笺，就告诉我，红冰先生是他的老师，冲之
肄业该院（柘湖书院）寄宿院中，红冰先生
也住校中。他每晚睡眠较迟，临睡之前，总
要到学生宿舍视察一番，看是否把靠近床
头的窗关好，是否踢掉了被子，帮助把窗关
上，被子代为捡起，轻手轻脚地不惊扰学
生。有一次，方冲之忽然咯血，整日卧在榻
上，不敢多动。怕动了血又上涌，但是要便
溲了，正在踌躇时，红冰先生恰巧走来，发
现这情况，立刻阻止冲之，让其不要动，说：

“我来给你想办法。”冲之以为他老人家一
定为他找个校役来。岂知不一会儿，他亲
自提了个便桶给冲之在榻侧便溲，这下冲
之感愧交并，顿时呆住了，但红冰先生反而
拍着冲之肩膀安慰道：“举手之劳，不足挂
齿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钱红冰不仅文

才出众，而且很有师德，无微不至地关爱学
生。

毛大风先生也曾忆及：“我十四岁小
学毕业，由于读书认真刻苦，成绩优良，经
苦儿院院长同意后我考入私立镜心中
学。中学有许多门课程，我最喜欢国文，
老师钱红冰先生（后来才知道他是南社诗
人）很有学问，我最喜欢听他讲课，还得到
他的辅导……由此打下了文学初步根
基。”

著名女诗人王善兰先生曾回忆年轻
时“打诗钟”的往事：平湖在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时，有钱红冰、朱符生、葛稚威、葛
咏莪、高山亭、王撰春、陈伯叙、颜云伯、
张咏清、莫季平等十几位先生组成的“陶
情诗社”，每月聚会一次进行“打诗钟”活
动，轮流在各家举行。格式为：分咏格、
嵌字格两种。有一次，轮到在王善兰父
亲王撰春先生家举办时，王善兰的两位
老师钱红冰、朱符生让她一定要参加，最
后，其诗稿成了此次“打诗钟”活动的夺
魁之作。

红冰先生与南社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团

体，1909年成立于苏州，社名取“操南音，不
忘其旧”之意，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
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南社成立时，集会地
点在苏州虎丘张公祠。当时参加大会的特
邀嘉宾有2人，即张采甄和张季龙。社友17
人，即陈巢南、柳亚子、朱梁任、庞檗子、陈
陶遗、沈道非、俞剑华、冯心侠、赵厚生、林
立山、朱少屏、诸贞壮、胡栗长、黄滨虹、林
秋叶、蔡哲夫、景秋陆，其中 14人为同盟会
会员。

南社的主要发起人有三位。一是陈巢
南（1877-1933），名去病，字佩忍，原名庆
林，字百如，一字柏儒，别字拜汲，又字病
倩，同盟会会员，江苏省吴江县同里镇人，
南社 1号社友。二是高天梅（1877-1925），
名旭字剑公，原名垕，更名堪，字枕梅，一字
钝剑，别字慧云，江苏省金山县张堰镇秦山
乡人。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南社2号
社友。三是柳亚子（1887-1958），初名慰
高，字安如，再改名弃疾，改字亚子，后又更
名人权，字亚卢，江苏省吴江县北厍镇大胜
村人，老同盟会会员，南社 3号社友。钱红
冰与南社三位发起人中的钝剑（即高旭）关
系最为深厚。

在后来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一期的
《南社诗录》中共收录了 59首诗，其中有钱
红冰先生的一首《神游虎丘》。这首诗是

他在错过了南社成立大会后写下的，在这
首诗的标题下，钱红冰写下了一段引言：
纯剑创南社，约余十月朔（农历初一）偕至
虎丘诗酒游，时予适回里逾六日，归柘湖
校中，睹函为之怅然，爰拟是篇答之，亦梦
游仙之意也。引言大意是：高旭创办南
社，约我十月初一（1909年 11月 13日）一
起到苏州虎丘参加南社成立大会，当时我
回平湖超过 6天，回到金山柘湖书院内才
看到来信，因错过机会很是失望，于是就
写下了这首诗答钝剑。只能为错过南社
成立大会而作梦中游了，以此弥补心中的
遗憾。

与南社诗友的交往
1911年 2月 13日（农历正月望日即十

五），钱红冰参加了南社的第四次雅集。正
午12时开始，地点在上海愚园杏花村（愚园
后来废了，遗址在如今愚园路附近）。当日
到会者，有社友 34人。陈巢南、高天梅、柳
亚子三位发起人均到会，钱红冰列名第三
十位。本次雅集，另一位平湖人张佚凡也
参加了，名列第十。1912年 10月 27日，钱
红冰参加了南社的第七次雅集，名列第十
二位。平湖同乡张传琨也参会，名列第三
十一位。

第十五次雅集于1916年9月24日在上
海愚园举行，到会者34人，钱红冰名列第十
六，张传琨第十七，李息霜（叔同）第二十
七。这次平湖有3人出席，盛况空前。

钱红冰在参与南社的活动与雅集
中，与柳亚子有交集。柳亚子又字亚卢，
钱红冰在他的《婴宁诗钞》中有一首答谢
柳亚子的诗。诗前有引言：

亚卢屡以同社（指南社）专集见寄，
书此为谢，并已述怀——

悔作书生倒海社，
十年磨剑问苍苍。
清流惯例称朋党，
大道於今孰主张。
闭户著书悲竖子，
消魂作赋梦江郎。
情同缟纻联翩赠，
展卷茅担百感茫。
诗中可以看出彼此间情谊的深厚。钱

红冰先与另一位南社创始人高旭也是莫逆
之交，高旭曾来过平湖。钱红冰也有诗《与
钝剑饮小瀛洲》——

日落青蒲气已秋，
蝉鸣柳外最高楼。
不堪一枸东湖水，
难洗樽中万斛愁。

今日相逢但解欠，
披襟我是倚栏杆。
故乡松菊已零落，
只有东湖浪影寒。
小瀛洲就是平湖人俗称的小湖墩，在

离洁芳桥不远处的东湖中。高旭也赋诗
《怀钱红冰当湖》相酬，诗云——

索居浇酒意茫然，
痛读离骚廿五篇。
事已沧桑谁与说，
文经忧患始能传。
高吟采石大江水，
阔别梅花小雪天。
料得美人怨遥夜，
一声哀雁落筝弦。
此诗原刊《南社》第四集（1911年 6月

26日发刊）。
钱红冰的童年好友朱曾善（1879-

1955），字符孙，解放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
员），在为其好友钱红冰《婴宁遗稿》作序时
写道——

光复（1911）后，邑人士会议促君归，主
办东城学校，越三月乃为沄洲校长。课余
之暇辄以诗酒自豪，每饮必醉，醉则拍案悲
歌，挥毫咏句，以抒写其抑忧不平之气。

朱曾善文中的沄洲书院便是《与钝剑
饮小瀛洲》中的同一地点——小湖墩。这
当是高旭到平湖访友钱红冰时共饮于小瀛
洲的一个场景了。

南社社友高吹万（高旭叔父）也曾到过
平湖，钱红冰有诗《弄珠楼即席赠吹万并
示：瓞初、符孙、剑龙、亚尼诸子》，诗云——

世事荒荒莫再论，
勳名无分旦开樽。
青山名士相留恋，
秋水伊人矢弗谖。
坛玷主盟承绝学，
象狮护法仗灵根。
卧龙跃马终黄土，
拜例蒙庄学灌园。
当时诗中的弄珠楼位于今日市叔同公

园内。这也是南社高吹万到过平湖的真实
写照。

红冰先生的文存
钱红冰的文章，骈散都很出色，诗风接

近晚唐风格。综合零星记载，钱红冰执教
于金山、平湖多处学校时，闲暇之余，以诗
佐酒，“酒量日益宏，诗境日益工”，饮酒半
醉，兴致勃然，往往提起笔来做诗，异常敏
捷，他接触到的人，有时他就每人写赠诗一
首，顷刻而成，似乎不加思索，且与每人的

身份，和他的关系等，都很适合贴切，不是
滥调套语的敷衍。红冰先生逝后五年，其
长子俊人，名明琇，次子树人，名明允，集纳
其父亲遗稿，并请莫文圻为之校正。莫文
圻将之分为两卷，上卷诗存，下卷词存，诗
存内容包含：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
七绝，分门别类编辑，并请红冰先生童年好
友朱符孙为之作序。笔者在征集相关资料
时，钱氏后人提供了 2种文集（均为钞本）：
一是《婴宁诗钞》，朱符孙题签并作编辑说
明，莫文圻作序，当湖葛氏传朴堂抄本；二
是《婴宁遗稿》，朱符孙作序，也是民国时期
整理编辑的抄本。

此外，还见有当代掌故作家郑逸梅先
生所编《南社诗选》中选录了红冰先生 1
首仿宫词的《月圆曲》，以及《题三子游
章》《春日》《初春》《春夜偕友》《月下湖上
思社中诸子》等 5 首诗，其中《题三子
游章》——

名山题遍句琳琅，
游屐联翩雪爪香。
南社文章开气运，
西湖烟水几沧桑。
人才一代难消尽，
胜迹千秋引恨长。
我亦悠然感零落，
乡居惯作旧渔郎。
钱红冰还有一些诗稿被刊发在南社社

刊《南社诗录》内，如1912年刊发的《神游虎
丘》。可惜，目前只看到他的2本个人文集，
也许另外的书稿已因时代的变迁而遗失了
吧！

南社中的平湖乡贤
南社存世的三十余年岁月中，先后加

入的社友达千余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
著名的社团之一。从名录看，南社存续期
间，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如于右任、戴
季陶、陈布雷等也加入其中，可见其在那时
的社会影响之大。我们平湖也先后有10位
乡贤加入南社，依据是柳亚子先生的《南社
社友姓氏录》，简编如下——

钱厚贻，字鸿宾，号红冰。
张传琨，字卓身。
范慕蔺，字慕兰。
李凡，原名哀，字哀公，一字叔同，号息霜。
郑咏梅，字鬘华。
陆挺生，字挺生。
金问源，字敬渊。
朱英，字荇青，号杏卿。
张佚凡，字逸凡，一姓林，又名宗雪。
葛昌楣，字泳莪，号荫梧，别号韬华。

北寺就是德藏寺。德藏寺是平湖历史
最悠久的寺庙。

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记载：“德藏
寺本宝兴寺，唐会昌元年（841）置（《平湖县
志》则记为会昌二年建置），光启初（885-
887）废，后唐清泰中（934-936），乡民邱邰在
原址重修。”以后屡易其名，但明初全寺尽
毁。宣德五年（1430）平湖分设县治，德藏寺
重加修葺。根据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

“德藏寺最鼎盛时，有住持僧十四房，田产三
千余亩，基地共39.79亩。东至城隍弄，西至
阴阳弄，南临东大街，北至玉带河。”

沧海桑田，陵谷变迁，更遥远的过去已
经不可得，不过清末时，虽然已由隆盛而渐
趋衰落，但还是很繁华的北寺在一些先人
笔记中还存有痕迹。将这些片段集纳整
理，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北寺的旧日面目。

清末时的北寺没剩下多少佛门气息，
却是平湖城里最为繁华的商业热闹之地。

头座山门，围墙是黄色的，并有“南无
阿弥陀佛”六个大字分书墙上。

头座山门的左右，称为山门口，是被商
市所占有的，东西各开茶楼一座。当时平
湖城里那些饱食悠闲之徒，蓄鸟成风，鸟的
种类繁多，有百灵、飖琴、鹦哥、画眉、黄头、
芙蓉、金丝雀、玫瑰鸟等。每天下午一点
起，养主们就提着笼携带食物，争相来到山
门口的两座茶店楼上，品茗浴鸟，热闹异
常，这两家茶店楼座就好像是专门为鸟社
会而开的。

山门内东西各有一家商店，各设柜
台。东边是扎花店，西边是孙透云香作
铺。中间是佛橱，供有两座全身佛像，朝外
的是护法韦陀，朝里的为弥勒佛。橱前各
有蜡台香炉。

绕过佛橱再进去是一个宽广的庭院，
庭心有鼎址石台，两庑有土地祠等小庙。
庭院正中为皇殿，有砖砌万年台，台上有木
龛，中间供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灵牌。庭
院左右两旁还有些商店，都是售卖玩具、各
色花灯及纸面具（当时俗称“鬼脸子”）之
类，五花八门。花灯中有荷花、兔子、喜鹊、
西瓜等小灯，也有大点的如六角或八角式
的走马灯。这些花灯都玲珑细致，鲜艳夺
目。凡是带着小孩到这里的，必定都会选
购一二，回去在里面插上蜡烛，点燃，作为
赏玩。各种花纸摊，也是鳞次栉比，卖的花
纸大都画着忠孝节义的故事。小孩子们都

爱在那里看花纸，戴假面具，还要买刀枪一
类玩具来玩耍一下。而那些进城的乡里人
到了这些卖花纸的摊位前，一般都是驻足
不前，流连不已，往往也就造成了阻塞，让
庭院显得更加拥挤。

皇殿前面的左右各有一个命相台。其
中一人银髯皓首，大家都尊称为“老太爷”
的，是已故孝廉徐定祥的父亲，他可真算得
上是老牌拆字的行家了。

皇殿的后面，又是一个广庭。这里除
了有卖磁器的，还有京广杂货以及线粉、鸡
蛋糕等一些小吃摊头。广庭中央是半山
亭，亭的西面便是太岁殿（以后变成了平厅
书场）。

从庭院中一个长形甬道再往后走，甬
道的尽头便是一个广场。广场正中为伏虎
殿，但这伏虎殿已经是墙壁皆无，只存梁
柱。这个广场比较空旷，最引人注意的就
是那些西洋镜摊位。摆设西洋镜的摊主大
多是山东人，开戏片时他们会高声打起腔
调，招人观看。后来流行的西洋镜使用的
都是相机拍摄的照片，但那时使用的都是
整幅布画。布画中必有一二幅春画，那些
乡间浮头小伙子，往往带着同村女伴一起
看西洋镜，看到这几幅，一定都是女伴们面
红耳赤，小伙子们嬉皮笑脸，被作风老派的
人看到，难免又要感叹世风日下了。

除了西洋镜之外，广庭里还有卖梨花
糖、跌打膏药、唱小热昏、练武卖艺的，当然
也有说因果、唱道情、耍猴子的，并往往以
侏儒作为噱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国
初年时，北寺卖膏药的人中有个叫朱松瀛
的，是平湖东乡人吧，非常擅长治疗各种创
伤。有次替一个村民治疗一个疮块。解下
衣服用手按按，发觉这个疮坚硬如石。朱
松瀛于是拿出自己的膏药粘上去，一会儿
工夫，吸气两口，揭开衣服再看，疮块已经
消散，患者遍体舒泰，围观的人无不惊叹这
真算得上是华佗妙术了。当然最受小孩子
欢迎的则是有孔雀、鸵鸟、巨蟒、猛虎以及
金钱豹、玳瑁兔、箭猪、袋鼠这些动物组成
的小型动物园了。

由伏虎殿址东侧狭弄再进去，又是一
空旷之所。这里三面被松风港河所包围，
形状就像一个笆斗。沿河有一棵银杏树，
枝叶婆娑，荫可数亩，已经是千余年的古树
了。这里有个戏法场，四周钉立木椿，围以
布幔，俗称“大篷子”。场主是一对夫妻，分

别姓陈、蔡，班中有男女老幼共数十人，但
是因为表演者大多是女子，所以又叫蔡家
班。蔡家班的特色表演是走绳索、三上
吊。说说走绳索吧。“大篷子”的场中央约
四五丈见方，各竖毛竹脚架一座，大概三丈
高，横贯一粗绳，绳子两端着地处用木椿拴
住。走绳索的都是女子。清末时女子缠足
之风还很盛行，当她们的纤瘦小脚细步于
绳索上，迎风摇摆，让下面的观众不由得惊
心动魄。不过当时有人向场主打听过，走
绳索这件事其实也有诀窍。诀窍是什么
呢？就是走的时候手里横拿一根三四尺长
的竹竿，竹竿两端各系上分量相等的沙包，
重心集于人身，只要行走时步幅平均，其实
并没有多少跌落的危险。只不过，胆小的
人是无法练习这个技艺的，因此擅长的人
并不多。蔡家班算是扎根在北寺的，直到
民国二十几年的时候，这里早已成为公众
运动场，曾经的北寺小型动物园也已经败
落到只剩巨蛇两条，猴雀各一，班主夫妻都

已经白发皤然，齿牙零落，无复当年气概，
却还在北寺苦苦维持，让人不由唏嘘感
叹。不过，民国年间的北寺确实早已不复
清末时的繁华热闹，市面不景气，米珠薪
桂，百业凋零，像这种戏班基本都是亏本，
就连本该热闹的过年时都不例外。比如民
国十七年（1928）年关，北寺内卖戏的髦儿
戏与提线戏这两个班合租公共运动场，除
日纳租金五元外，剩下的赢余根本不够日
用开支，于是只好停锣，转到新仓衙前开
演，总算弥补了一点开销。

那些年社会上的不景气也是一直延
续，但北寺却在那会儿换来了新的市面。
当地的有钱人厌弃了草台戏的风光，大兴
土木，在北寺里集资建造新型戏院，定名为

“新民大戏院”。这个戏院内部的装置都模
仿上海一些大戏院的样式，美轮美奂，富丽
堂皇，成为当时平湖县城标志性的公共场
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的春节，据传有
人午后醉游北寺，进山门后遥见弥陀笑逐

颜开，音容如昨，两旁摊铺栉比，不减当年，
只是头殿已圮，只余残址。再迤逦而进，突
闻金鼓喧天，只见“新民大戏院”高耸眼
前。戏院旁边是新建的大悲宝阁，中间供
着三个十八手的大悲世尊，香烟缭绕中愈
觉佛像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但是命运多
舛，这精致的大戏院，之后几经沧桑，从权
充保长训练所再到驻防军队的营部，最后
还是不堪扰攘，悄悄地和北寺一起毁于战
乱之中。

到了解放前夕，北寺曾经的鼎盛早已
不复存在，只有头座山门巍然独存，原本栉
比的房屋也只剩二殿（大悲殿、太岁殿）和
三房（竹深、长生、东隐），也还住着几个和
尚，接洽经忏。其他的房屋基地，早就被很
多伪慈善家们以无限期的租约给占去了。

岁月流逝，无论再怎样的繁华所在也终
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趋消亡，曾经的北寺风
流，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故纸堆中去翻阅与
遐想了。

北寺（图片选自潘德辉先生的民俗风情长卷《忆当湖》，由本文作者提供）


